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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月 1日，随着俄乌天然气过境协议到期终止，尽管欧洲通过增加美国、卡塔尔、挪威

等进口多元化的方式降低对俄依赖，但更高昂的成本使欧盟在能源选择上的自主性受到严峻考验。

土耳其由于地处区位优越、交通发达的欧亚结合部，毗邻中东、中亚这两大能源基地，北邻俄罗斯

这个能源输出强国，同时又靠近欧盟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方，日渐成为连接里海、波斯湾、欧

洲的能源集输中心。［1］特别是随着“俄乌冲突”产生的地缘政治效应颠覆了欧盟的能源版图，土耳

“一带一路”架构下的中土互联互通合作

——兼谈油气管线博弈与土耳其的能源枢纽构想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 要］土耳其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加快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还是俄罗斯规

避能源过境乌克兰的风险，稳固对欧洲的能源贸易市场，土耳其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土耳其也积极利

用各方能源管线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条件，有效协调与中东、欧洲、俄罗斯和中亚等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关系，

实现了能源外交与地缘政治的有机契合。开展土耳其打造能源跨国输送枢纽的研究，有助于中土在“一带一路”框

架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内容的互联互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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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欧亚结合部投资、交通与能源的流动枢纽特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因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

计划设想打造贯通东亚、中亚、高加索的交通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构建横跨欧亚大陆

基础设施网络高度契合，所以中国应该重视土耳其的能源走廊战略地位，通过分析土耳其能源安全

战略的选择及实践，进而阐释以油气管线博弈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外交，以及对统筹国家安全体系建

设和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土在“一带一路”架构内的互联互通合作。

一、“一带一路”架构下土耳其积极打造欧亚能源枢纽

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能源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能源安全已成为许多

国家重点关注的重要事项之一，各方围绕能源控制权的竞争和博弈也越来越激烈。但与以往不同的

是，现在各国对油气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不再仅限于原产地，油气输出管道的铺设走向已成为地缘政

治博弈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如今陆上能源管线更像是一根根突起的“血管”，“出血”和“贫

血”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威胁，能源管道的安危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人们的生活。

应该说，能源管线安全问题看似是一个能源问题，但实质却关乎一个国家输送“工业血液”的运筹

能力，也是一个与地缘政治紧密联系的战略问题。在此背景下，油气管线过境国虽然无法决定能源

供应，也并不能控制能源市场的走势，但却能够借由其影响价格、供应量和能源流向，从而为自身

在能源交易中赢得一席之地。［2］油气管道在能源输送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能源政治的

版图，那就是管线过境国在能源版图上地位的提升，能源供应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相当意义上形

成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油气输送管道的选择不仅意味着沿线国可以获得丰厚的过境费，而且谁控

制了油气管线，谁就控制了或主导了进入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油气管道过

境国的选取问题就不再是个纯粹的经济性问题，而成为某个国家获得地缘政治优势的有效途径

之一。

土耳其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陆的地缘支轴、

北约南翼的战略支点，发挥着稳定黑海地区，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

斯的力量”。土耳其横跨欧亚、贯通四海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还体现在能够决定欧亚油气管线走

势的设定和规制，试图充当和建构油气资源产地和国际消费市场之间的转运通道上。目前，世界上

已探明的 3/4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存位于土耳其邻近国家和地区，拥有从所有方向进行能源输送的

独特条件。［3］土耳其一直希望依托自身的独特区位优势打造欧亚能源枢纽，建成了多条跨国油气管

线，伊朗、俄罗斯、海湾和里海地区的油气均经过土耳其流向欧洲。［4］欧洲改革中心的经济学家卡

金卡·巴里奇就深刻地指出：“考虑到土耳其周边北、东、南三个方向蕴藏世界总量 70%的石油和

天然气，并且在他的西部是世界上最大能源消费市场，而土耳其恰好处于能源供应国和能源消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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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优越位置上。随着相应配套设施和要素的就位，土耳其发挥油气管线过境国的作用，发展成

为涵盖欧亚15亿人口的能源连通枢纽地位是很自然的事情。”［5］

冷战后，俄罗斯作为欧洲能源供应的重要合作伙伴，一直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超

过 50% 的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都要运经乌克兰境内的管线。［6］近年来，俄罗斯频频使用“断

油”“断气”式的能源武器作为威胁手段对欧洲国家施压以提高自身政治价码，引起欧美的强烈不

满和对能源安全的深度恐慌。由于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过分依赖，2006年和 2009年两次俄、乌“斗

气”风波所造成的油气供应中断危机严重刺痛了欧盟敏感而脆弱的能源供应神经，欧盟担心对俄罗

斯能源的严重依赖会影响欧盟的地缘政治安全。为了保障能源需求的安全供给，欧盟加速推进能源

供给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战略，而同土耳其等国签署的修建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

协议则是该战略计划的核心内容。纳布科项目拟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出发，经里海，穿过阿

塞拜疆、格鲁吉亚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经过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等欧盟国家，设计

长度 3300公里，原计划 2010年动工，2013年正式投入运营，每年最大运气量为 310亿立方米天然

气。［7］按照设想该管道将绕过俄罗斯，以巴库、第比利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南高加索天然气管线为基

础，向东穿越里海海底延长至哈萨克斯坦的库站终端，往南则与伊拉克管线对接，达到直接把中亚

—里海和中东国家的天然气经由土耳其运送至欧洲的目的，从而克服能源指向单一性的弊端，极大

地减小俄罗斯“能源核弹的威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称该协议是“里程碑式的进步，将有效

削减俄罗斯的能源霸权”。［8］同时，纳布科天然气管道又和俄罗斯倡导的起于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穿

越土耳其北部黑海海底、途径保加利亚纳瓦尔港，到达巴尔干半岛，再向西南、西北两条分支延伸

至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南溪（South Stream）管道形成“零和”性质的直接竞争关系。因此，美国方

面从孤立伊朗、边缘俄罗斯，抵消俄、伊油气影响力，最终将土耳其统合进由己方主导的一体化能

源供给网的角度考虑，也倾向于加强土耳其输送通道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无论纳布科还是南溪两

条管道都要过境土耳其，土耳其无可取代的能源运输中枢地位日益确立，进而成为土耳其巧妙经营

同各方关系的不动资产和现实资源，充分展示着地缘政治轴心的价值。

鉴于土耳其在世界能源图谱中的突出地位，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指出：“如果土耳其决定与

俄罗斯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那么格鲁吉亚就会处于不利的形势，阿塞拜疆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即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就会被封锁。如果土耳其与美欧合作，并设法在美国的建议下与亚美

尼亚签署稳定条约，那么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就会下降，并且还会打开另外一条通向欧洲的

天然气通道，使得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因此土耳其的态度至关重要。”［9］尽管土耳其最

中意的纳布科管线计划由于多种原因已经暂停，但很显然土耳其作为油气管线过境国在欧亚能源枢

纽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无论是主要能源供应方俄罗斯，还是能源消费方欧洲都会寻求土耳其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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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合作伙伴。

目前，土耳其已建成较发达的油气管线网络，初步发挥欧亚油气过境国的调度枢纽和配送中心

作用。［10］在石油输送方面，主要的输出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将里海、波斯湾石油输送至土耳其的杰

伊汉港，随后再用油轮装载运往欧洲；另一条是将产自俄罗斯的石油在黑海北岸直接装船经土耳其

两海峡运往欧洲。由于近年土耳其海峡的拥堵问题过于严重，一条跨越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从土耳

其黑海南岸港口萨姆松到地中海沿岸港口杰伊汉的分流管道已于2007年开工建设。预计未来还会有

更多此类管线建成投用，到那时将进一步增强土耳其的能源输送能力。

但从未来趋势看，土耳其打造欧亚能源枢纽更多落脚于天然气过境国和集散地的定位上。作为一

种清洁能源，天然气在能源消费市场上的比重持续增长，并且从成本角度考虑，直接建设连接供气方

和消费方的输气管道是更为经济的选择。目前，土耳其已建成的天然气管道分别是：俄罗斯—土耳其

的“蓝流”天然气管道（Blue Stream）、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BTE）、土耳

其—希腊天然气管道、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跨安纳托利亚管道（TANAP）、伊朗—土

耳其天然气管道、“土耳其溪”管道以及俄罗斯—土耳其西线天然气管道等；计划或在建的管道包

括：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管道（ITGI）、土耳其—保加利亚管道

和阿拉伯—土耳其天然气管道等。

二、土耳其打造能源枢纽的有利因素

2003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接掌政权后，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就，国力

持续增强为土耳其打造联通欧亚的能源枢纽提供了厚实的物质条件。内政和外交是相互联系、相辅

相成的统一整体。一方面，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土耳其施政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能引导内政

完善程度的持续提高，进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确保正义与发展党连任执政，还能维持外交方针的

连贯性和承续性；另一方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并服务于内政，土耳其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促动地

缘布设和战略需求的改变，以能源外交为抓手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又借由强势外交巩固国内执政地

位，社会大众受到鼓舞谋求强国尊严的意识更趋浓烈。［11］同时，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宣示还力促

国民自信心和幸福感提升，进一步转化成执政党广泛的民众拥护和深厚的政治基础。因此，土耳其

以参加油气管线博弈为抓手致力于打造欧亚能源枢纽，就是内政与外交同步驱使产生的结果，既是

源于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的外在驱动，又是源于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民众期盼。

第一，内政取得显著成就。2003年单独组阁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时，土耳其刚经历过 21

世纪初经济危机的席卷，金融市场处于动荡不定的状况，本币汇率大幅波动，政府和企业还有大量

内债和外债到期，而央行在国内外融资越来越难，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一度跌出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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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认为前任政府在进行大规模经济扩张之后，理应实行经济调整，放缓增长

速度，对过热的经济体实施适度紧缩政策，而不是大量举借外债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正义与发

展党执政后，即对土耳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土耳其经济也企稳回升并持续快速增长，个别年份增

长率甚至高达 8%左右，到 2024年时土耳其的经济总量达到了 9520亿美元，稳居整个中东地区第一

大经济体。

土耳其经济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和好评，被各界一致推举为最有潜力的新星

之一，成功入选“迷雾四国”“展望五国”“灵猫六国”和“钻石十一国”等，进入除“金砖四国”

外所有发展行情见涨的新兴经济体组合名单。另外，在促进就业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充分利用

经济发展红利，加大解决民生问题的力度，仅在该党第一任期内就实现新增就业岗位 465万个，有

效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稳步发展，从而争取到土耳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在埃尔多安

总统的领导下，土耳其既着力改善社会底层的收入状况，又温和地维持社会的基本架构，不仅创造

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国家政治生态还实现了从党国一体、军国一家向政党民主的平稳过渡。

第二，多元灵活的全方位外交为土耳其以油气管线博弈为抓手，建设能源枢纽提供了宽泛的回

旋余地和纵深空间。曾担任土耳其外交部长的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就明确表示，从世界石油、天

然气资源的分布版图看，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主体，起于里海—哈萨克斯坦经由海湾、两伊直至北非

利比亚的条状地带是全球能源拼图中最重要的拼板，而土耳其恰好处于这一“油带”的主动脉和关

节点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和经验决定了土耳其外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在建立全球能源新秩

序中发挥与其地位相应的有效作用。土耳其在此地区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确保联结能源供应方和

消费方两端关系的稳定。

一是积极参与斡旋中东热点问题。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土耳其深知中东地区众多的伊

斯兰国家是其崛起的根基，历任政府在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注重保持与中东国家的互

动。2002年，有着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使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势力在政坛影响力上

升，面向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东向思想逐渐成为政府意志。［12］在巴以争端中，土耳其尽力撮合双方化

解矛盾、缩小分歧；对于因哈马斯上台导致巴勒斯坦境内不同派别的对立，土耳其从防止事态跃出

理性框架的角度出发，从中穿针引线积极斡旋双方和谈。2007年，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冲突后，

土耳其主动调解双方争端来促使和谈举行，为事态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在伊

朗因核问题面临美、以军事打击压力和欧洲多国石油禁运制裁的敏感时期，土耳其不但继续加强同

伊朗的经贸合作，还扮演起各方间的调停、斡旋角色，并且明确表示支持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

权利，反对进行军事威胁和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危机，主张以对话的方式在遵循现有国际防核扩散权

威机制的前提下，妥善维护伊朗作为核不扩散体系签约国所应享有的平等权益，并积极承担在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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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内举行伊朗同伊核六国的谈判，使阴云密布的核僵持局面再现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希望曙光。

二是重拾中亚外交。苏联解体使中亚—高加索地带出现多个操突厥语族的独立国家，土耳其借

助同该地区国家地理比邻、血缘相近、宗教相似的地缘政治优势，积极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

大力推进泛突厥主义政策。在土耳其的提议下，1992年 10月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安卡拉举

行，土耳其利用血缘关系打头，经济援助断后的方式，成功提升了在突厥语国家中的地位，成为中

亚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玩家，当时土耳其总统奥塞尔甚至发出“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

海直到欧亚内陆腹地”的豪言壮语。［13］但后来，由于土耳其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将主要精力集

中于加入欧盟事务上，使其不具备经济实力和文化渊源去落实泛突厥语外交，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一

度比较冷淡。

近年来，里海周边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已发展成为继中东之后世界新的能源供应地，该地区

国家实力有限，更希望域外力量能够帮助开发本国能源。随着美、俄、中、印、伊朗在中亚的影响

与日俱增，中亚国家的突厥民族意识逐渐淡化，对土耳其的离心倾向增强。鉴于中亚严峻的形势，

土耳其开始反思现行的政策，土耳其国内的中亚问题专家奥根表示：“中亚是土耳其外交中最薄弱

的环节。由于土将注意力转向西方，中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了。”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开始重拾

中亚外交，强调发展与突厥语国家的关系在土外交中占有特别的地位。此后，土耳其明显加强了与

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除政治上的高层交往外，土耳其还积极推动同中亚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

等领域的合作。截至目前，土耳其与中亚地区贸易总额约 100—120 亿美元，在中亚地区有超过

1000家土耳其公司，土耳其公司在该地区的投资大约为 37亿美元，完成工程项目总额达到 155亿

美元。

三是调整对俄外交。土耳其与俄罗斯都是地跨欧亚的国家，两国隔黑海相望、地缘接近。历史

上，土耳其和俄罗斯一直是死敌世仇，冷战时期土耳其视苏联是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并在安全

与防务领域积极向欧美靠拢，逐步成为西方封锁苏联的一个重要据点。2003年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库

尔德问题和车臣问题上达成完全共识和相互谅解，从而为双方在高度互信基础上深化各领域合作扫

清了一大障碍。［14］2004 年 2 月，在俄罗斯外交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居尔就认

为：“土俄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两国关系变得多元化并具备战略的高度。”［15］2004年 12

月，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安卡拉，媒体报道称普京此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与土耳其进行能源领

域合作，包括铺设石油和天然管线等合作项目，俄、土两国签定了《加强友谊和多方位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标志着土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 6月，土耳其总统塞泽尔访问俄罗

斯，成为首位访问莫斯科的土耳其元首，被土耳其媒体誉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甚至在叙利亚

局势激战正酣、俄土因“击落战机”事件严重对立之际，2014年 12月普京仍按照原定计划访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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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期间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俄罗斯在土耳其建设价值 200亿美元核电站的协议，并就两国逐步

推进在南溪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上的合作达成共识。目前，俄罗斯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气供应

国，满足土耳其近 70%的能源需求，创历史最高纪录，并跃升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土

耳其则是俄罗斯第七大贸易伙伴。土耳其和俄罗斯外交关系能够取得历史性突破，很大程度上要归

功于两国间以能源合作为基础的经贸往来的增强。一方面土耳其自身能源资源匮乏，需要从俄罗斯

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土耳其联结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又成为俄能源进入欧洲的重

要通道。

四是改善同巴尔干、东地中海等国家的关系。随着地区和全球形势的变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

党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巴尔干、东地中海等邻国的政策。近年来，塞浦路斯、埃及等东地中海周边海

域先后发现大规模天然气田，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 （TAP）、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管道

（ITGI）和阿拉伯—土耳其天然气管道等多条输欧能源管线途径该区域，故而土耳其主张和这些国

家建立良好的对话关系，进一步发展地区合作，建立地区安全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对与之有

历史矛盾的邻国希腊，土耳其努力以双方经济利益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关系，建立良好、宽松、互信

的安全环境。2010年，埃尔多安总理率领由 10位部长及 100多位商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希腊，

并在雅典主持召开联席内阁会议宣布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访问期间两国还签署了21项协议，而整

个 20世纪两国间所签署的协议仅有 35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联合国提出的解

决塞浦路斯争端的《安南计划》，尽管该方案遭到土耳其国内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但土耳其政府

还是采取务实的政策来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并于2003年开始全面贯彻联合国的方案。该计划的实施

不但缓和了土耳其同希腊长久以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紧张对立，扫除了土耳其加入欧盟道路上的

一个障碍，而且提升了土耳其在该地区油气开发和输欧管道走向上的主动权。

第三，“俄乌冲突”使土耳其在俄欧能源博弈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2022年“俄乌冲突”爆

发之前，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单一天然气供应方，通过波罗的海海底“北溪”管道、白俄罗斯—波

兰管道、乌克兰管道和黑海海底“土耳其溪”管道向欧洲国家输气。俄专家认为绕行乌克兰的土耳

其溪、北溪等管道，无疑将继续确保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地位。北溪管道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穿过

波罗的海到达德国沿岸，途经芬兰、瑞典和丹麦海域，其设计年输气能力为 550亿立方米天然气，

原计划于 2012年前建成开通，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完工后又迟迟无法投入运营。目前，随着“北溪”

管道在“俄乌冲突”因爆破事故被毁，波兰主动关闭了途经本国的“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

而乌克兰管道又再度停运，唯一仍在使用的输欧能源管线只剩穿越黑海的“土耳其溪”。“土耳其

溪”分两条线路，一线为通过黑海海底向土耳其供气的管道，二线为通过土耳其向欧洲南部供气管

道，其海底部分两条管线均长930公里，两条线路每年将分别供应157.5亿立方米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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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不仅使俄罗斯试图绕开乌克兰，以土耳其为新枢纽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设想迎来

了转机，还为土耳其提升能源战略地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外部条件。客观来说，俄罗斯天然气取

道土耳其奔赴欧洲，不仅能巧妙规避乌克兰地区的动荡局势风险，还如同给运输路程“做减法”，

大幅削减运输里程，成本随之降低，运输时效显著提升，为欧洲勾勒出一条更为安全、高效、稳定

的能源补给新航线。［16］2025年 2月，斯洛伐克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已经开始通过“土耳其溪”进口

俄罗斯天然气。不难发现，“俄乌冲突”在使乌克兰能源过境国的地位显著下降，加剧俄欧之间能

源博弈的同时，土耳其却藉由其在“俄乌冲突”中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能源管线优势，加重了自身作

为油气管线过境国在能源消费国与供应国三方之间博弈的分量，促使其打造欧亚重要能源转运中枢

的意愿进一步叠加放大。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能源枢纽建设对中土互联互通合作的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重在通过装备

制造和产能合作，相互增强、共同促进共建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工业生产水平，串联并整合散布

各国和地区的资源要素，最终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的目标，对共建国家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赢得了世界多国的

高度赞誉和广泛参与，已成为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响应者和热情参与者，埃尔多安总统多次表示土耳其原本就

有建设该国横贯东起卡尔斯西至埃迪尔内铁路的设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土耳其实现战略

目标提供了平台和依托。同时，土耳其位居东西方、南北向交界之地，历史上便是人员、思想、贸

易频繁流动的十字路口，现在又试图成为世界油气交汇的调配枢轴和物流节点，这些因素赋予了土

耳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地位。现今，中国和土耳其都已进入国家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互

为对方发展的重要伙伴，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对接的契机推动双边合作提质

升级。

互联互通是世界各国经济联通和交往的客观要求，对中土共建“一带一路”起着不可替代的支

撑和保障作用，是“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基础前提。基础设施作为互联互通的主体内

容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先导要素，也是覆盖能源管廊、跨境陆缆、通信光纤、电力网络等

不同境域维度的系统工程。因此，能源管线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联通体系的组成部分，对构

建多元化、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土耳其在“俄乌冲突”

期间提升了其在能源供应链中的位置，但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能源枢纽”，土耳其作为能源过境

国仍需面对一系列挑战。［17］因此，在“一带一路”架构内中国和土耳其加强油气管线的合作，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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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有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多模式输送管廊

和国际综合通道建设，还有助于土耳其实现打造欧亚能源中转枢纽的目标。

第一，中国企业可以抓住土耳其试图提高能源战略地位的难得机遇，直接参与到以打造能源枢

纽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在承东启西、联结欧亚的能源通道建设中增添更多中国元素。从已有

经验看，成为真正的能源枢纽中心要求一国具有完善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众多的能源运输管

线，还包括诸如能源精炼厂、油气储存设施、能源终端、石化工厂以及天然气液化厂等基建设施，

同时还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管制度和市场规范。［18］事实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是制约土耳其能

源枢纽构想的短板和瓶颈之一，特别是油气管线建设消耗材料多、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等对土

耳其综合产业实力要求较高。油气基础设施是中土“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领域和方向，也为中国

企业做到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参与区域能源建设提供了机会。［19］当前，中国企业拥有从前期规划设

计、到中期施工建造再到后期运营管理的全套能力和水平，能够为各种基建项目提供全流程的工程

总承包服务。［20］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支持中国企业利用先进的装备、技术、标准、服务

等，帮助土耳其改善和发展基础设施，按照共建国家能够接受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把基础设施

“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加强规则标准的对接与互认，促

进基础设施及其规则标准的互联互通，在承东启西、联结欧亚的能源通道建设中增添和融入更多中

国元素。

第二，土耳其打造能源枢纽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能源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攸关各国国计民生。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能源供销

形成高度关联的格局。现在，中国能源进口总额八成产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海上航

线和油气集输管道的依赖日益加重。特别是中东、中亚等区域已逐渐成为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

重要来源地，2023年位居前十位的中国原油进口国中就有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

卡塔尔、阿曼、阿联酋等七个国家来自土耳其周边区域。［21］由于众多以土耳其为过境国的能源管线

都要运经中亚、中东等较为动荡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保障。［22］

因此，中国需要依照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总体部署，不断完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体系建设，加快推

进能源进口种类和途径的多元化战略，保障能源供应稳定、降低对特定来源区域过高依赖。土耳其

打造欧亚能源枢纽的计划关联到多个能源产地，深入到处于油气供应上游的不同产地。中国借助油

气管线串联多个区域和国家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中东、中亚和里海等区域的能源资源开发，有助

于减低过度依赖少数能源供应方的不可替代性风险。

而且，我国作为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以往更多注重同能源供应国的互动，对能源过境国在保障

能源供应多元化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当前，已经完工和在建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不仅涉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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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这类兼具能源供应国和过境国双重身份的国家，还关联乌兹别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种单纯的过境国，通过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互联互通参与土耳其能源跨

国输送枢纽项目，有利于我国积累和总结同能源转运过境国打交道的经验，以此作为重要的借鉴依

据应用到类似中亚油气管道过境国家的合作中，有助于我国建立贯穿生产、集输和消费全链式的能

源保障体系。

第三，以油气管线为抓手开展“第三方市场”延伸合作。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控制一条油气通

道，那么它就可以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展至管道所经过的所有国家，从而可能打破

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引发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因此，油气管线建设不仅强化了关联国家的有

机互动和利益合作，还可以形成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链条式区域能源走廊体系。在“一带一路”

框架内推动中土能源管线建设上的合作，探索以此为抓手开展“第三方”合作，不仅可以使能源产

业链条完成区域延伸，还能够强化相关国家更深度地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中。与此同

时，随着中国对能源需求的加大，中亚在中国能源进口布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哈、中土等油气

输送管线的投入使用，使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能源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中亚国家油气供应能力

有限，土耳其在中亚—里海地区的多个天然气管道项目加剧了气源之争，哈萨克斯坦便将本国石油

注入 BTC 管线寻求向欧洲出口能源［23］，这或将在无形中提高中国的需求压力和采购价格。因此，

中土以油气管线为抓手开展“第三方市场”延伸合作，有利于双方与能源生产国进行深入协调，进

而努力避免因产能限制引发的供需矛盾和恶性竞争。

综上所述，土耳其能源地位的提升既是埃尔多安以油气管线博弈为抓手，积极推进多元灵活外

交的结果，也得益于俄欧之间围绕能源自主与依赖深度博弈的客观形势。但与此同时，土耳其要谋

求地缘政治利益与能源枢纽地位，以提升区域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构想仍然存在着众多的风险，

而“一带一路”建设契合土耳其的国家能源规划和地缘外交战略，有助于其建立健全更加自主的能

源安全管理体制和业务机制，能够助力土耳其实现成为能源枢纽和集输中心的设想。

责任编辑：肖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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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rkey's superior geographical position makes it irreplaceable, whether in the European

Union's efforts to reduce energy dependence on Russia and accelera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nergy

imports, or in Russia's efforts to avoid the risks of energy transit through Ukraine and stabilize its

energy trade market with Europe. Meanwhile, Turkey has also actively leveraged the geopolitical

condi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game among various energy pipelines to effectively coordinate

its relations with energy-producing and energy-consum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chieving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nergy diplomacy and geopolitics.

By conducting a study on Turkey's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it hub,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o China-Turkey connectivity coope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Middle Power; China-Turkey Relations; Turkey-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Ge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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